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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朋友圈里看到一则“瑞安市

文韵古城征名征联启事”，其内容主要是

征集集云山景区的景点名称和楹联，不

由得勾起我对往事的一连串回忆。

大约是2008年的暮春时节，我到

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查找资料，偶然发

现一本薄薄的油印小册子，上面写着镂

空的“瑞安集云山志”一行大字，上款光

绪二十七年丙申孟春，下署乐成金兆珍

味斋、金兆奎寄隈编。

当时，瑞安有关部门正在着手规划

瑞安城市后花园集云山景区的建设，正

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

夫”，我没有多加思索，便顺手将这本小

册子复印了带回。

当我详细读完这本尘封在温图百

余年的前人遗作，意外地发现这竟是一

份难得的家乡山志文献。从乐清《港源

金氏宗谱》得知，金兆珍、金兆奎兄弟俩

虽是瑞安人，但祖籍在乐清，所以署名

乐成，以示离乡不忘本的意思，体现了

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故乡情结。

这册山志虽然只有寥寥数万字，但

把以“集云八景”为代表的集云山风景

名胜介绍得十分详细而精确，还收集了

许多有关集云山的诗文著作，如宋叶适

的《沈氏萱竹堂记》、明任道逊的《“八

一”自娱说》、清冒广生的《愚溪游记》、

陈世修的《耕绿亭记》等。特别是其中

孙锵鸣的佚文《瑞安集云山志序》：“吾

邑集云山者，一城之主山也。”只用短短

的一句话，便把集云山的特点和对于瑞

安城的重要性讲得清清楚楚。这些资

料不但丰富了我市的史志文化宝库，也

为我市业已启动的城市后花园建设，提

供了十分珍贵而可靠的背景材料，它的

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于是，我停下手头的工作，开始着

手这本山志的整理和校注，并搜集有关

资料补写了一篇数万字的《瑞安集云山

志诗文补遗》。完稿后，还特地去温州

请温州文史界前辈胡珠生老先生写了

序言。后来，这本经校补后的《集云山

志》在政府的支持下，作为浙江地方人

文集萃之一，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

版，成为瑞安市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编

写《瑞安集云山生态公园概念性规划》

的重要依据。我时任市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专家委员会成员，又是这册《集云

山志》的发现者和撰补者，因此受邀参

加该规划项目的专家评审会，也算是人

生的一个高光时刻。

与此同时，我组织玉海文化研究会

的老先生们到集云山进行实地考察。

为我们的第一次考察活动作向导

的，是一位年近八旬的当地老者。老人

头发花白，面色红润，身板硬朗，对集云

山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他带领着我

们走遍了集云湖周围的山山水水，让我

们深刻体会到家乡山水的美丽和潜在开

发价值。正如山志作者所言：“集云虽附

郭片壤，山中怪石玲珑，水泉屈曲，天开

画图。”“离城数里，虽逊西湖，而四时朝

暮，风月烟云，顾盼之间，各臻妙处。”这

也正是我们考察过后的真实感受。

一行人在崎岖的山路上，边走边

谈。老人说：“我是五架山人，那里是老

区。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个五星大队，

是全县的先进生产大队，农业生产搞得

轰轰烈烈。”

老人的介绍，让我回忆起一件更早

的往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发出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当

时，我在瑞安中学就读并担任校团委宣

传委员兼校报编辑，奉命去采访在横山

乡五架村进行生产劳动实践的高三班同

学，山路崎岖漫长，山民的淳朴和同学们

的青春热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后来才知道，这位向导老人竟然就

是瑞安原副市长叶世林的父亲，还是一

个老革命。

叶老不但为我们介绍了当地风土

人情，还让我们多次领略当地的美食佳

馔。记得有一次在山间的庵堂里用餐，

吃的是用柴火煮的米饭，格外松软喷

香，绝非如今的电饭煲煮的所能比拟。

几位饥肠辘辘的老先生竟把一大镬白

米饭吃得干干净净，此情此景，至今记

忆犹新，难以忘怀。

后来，我异想天开，决定徒步考察

集云山人文景观最集中的地方——愚

溪峡谷，看一看山志里记载的那些名胜

古迹，究竟还在不在？于是，在一个晴

朗的日子里，约了几位身体素质好的老

同志，带上些水果、干粮，轻装上阵，来

到北门外的集云山脚，找到昔日的愚溪

溪道，从山脚往上攀登。

古时的愚溪叫朱溪，源自集云山，

流经河潭桥，注入北湖（又名锦湖）。据

史书记载，自宋明清以来，这里的风光

就十分美丽动人。沿途垂柳拂岸，芳草

遍地，白鸥浮水，渔舟唱晚，成为附近文

人雅士们流连忘返之地。他们留下的

许多名篇佳作，使这里的木石泉瀑，跃

然于纸上，流传于后世。后来，这里成

为瑞安人春日郊游的极好去处，自然也

留下我们这一代人的许多足迹与记

忆。童年时愚溪沙洲上的炊烟和篝火

以及五六十年代水库工地的狂热生活，

成为我一生挥之不去的两则浓重记忆。

现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沧海桑田，

特别是1958年愚溪水库的建设和倒

塌，当年的溪流已经面貌全非，溪边的

绿洲也早已不见，溪水变得干涸细小，

沿途山上的梯田多已荒芜长草，成片的

白色芦苇铺满峡谷，深不见底，我们只

能在草丛和土坎间摸索前进。走了一

个多小时后，溪道越来越窄，两旁的梯

田早已不见，我们沿着溪流深一脚浅一

脚地往前走。不料快到小溪尽头的时

候，脚下一块石头突然松动，连带我滑

入水中，大家连忙拉我起来一看，小腿

前面已经红肿出一个大包。

第二次的考察虽以我的负伤而告

终，没有到达既定位置，但在沿路仍看

到不少深潭怪石，奇树异花，在日光掩

映下，呈现出千姿百态，五颜六色，美不

胜收。在惊喜之余，顺手拍下许多照

片。后来，挑选其中八幅，分别取名集

云明珠、五彩潭、云碓遗踪、群鳄戏水、

石蛙锁溪、双象饮水、浴女峡、跳珠矶

等，作为《集云山志》一书的插页保存了

下来。

事后反思，此行实属心血来潮冒险

之举，幸亏负伤的是我，如果换了别人，

或者有所不测，那后果不堪设想，想想

都后怕。

考察活动结束后，我综合大家意

见，执笔撰写了题为《开发集云山景区，

打造城市后花园》的意见书，以研究会

名义上报市委和市政府，聊表我们这些

退休老人对家乡土地和国家建设的一

片深情。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在对

《瑞安集云山志》研究过程中，我们曾专

程到作者原籍乐清市港源地方开展调

查，从《港源金氏宗谱》中了解到，金兆

珍兄弟的曾祖金灏也是一位品学兼优

的学者，他钟情集云山水，在集云山麓

筑泳锦堂读书讲学，传承中华文明，他

们祖孙四代人坚守愚溪云谷，以耕读为

乐，为集云山的开发发展作出贡献。金

家还和瑞安小沙巷黄家喜结良缘，留下

一段联姻佳话。

世居瑞安城内小沙巷的白岩黄氏，

一门三翰林，科名特盛，人称“五黄先

生”。这五黄先生为首一人叫黄体正，

字菊渔，是黄氏兄弟中的老大，二十五

岁乡试中举，道光二十年入京会试，因

为考得很出色，考卷在传阅过程中被不

慎丢失了，结果只能屈居副榜。这使他

心灰意懒，从此，留任咸安宫教习。此

人生性豪放，不修边幅，工诗文，善书

法，名动京师，曾娶一旗人女子为妾，他

正室妻子便是上述愚溪公金灏的长孙

女。金灏生有二子，长子金图南（号允

轩），有女二，长适体正，翁婿之间，感情

甚深。“公性慷慨，待体正如己子。体正

少入郡庠生，公厚助以资。楮冠食禀

饩，公益乐。后五年体正领乡荐，公倾

囊为之尽。次年体正留都，公寄资不

绝。一日，公自虑其寿之难永也，命图

其影属体正为之额，取‘松针养鹿’四字

题之。”（见谱《金允轩公传》）这也算是

地方文史研究方面的一点小收获吧。

往事并不如烟，浓浓的家国情怀串

起了古今瑞安人对集云山的依恋、向往

与热情投入，我也算是其中的一个。

往事并不如烟
■俞海

初春三月的一天傍晚，一艘载有数千

人的巨无霸海上邮轮，开启了四天的航程。

一支由亲朋组成的三十多人的团队，

随船开始了远航。因为可以去日本和韩

国，兴奋、新奇在所难免。想象着此行会有

美好的遇见，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笑容，

如花一般美丽。

经过漫长的等待，登上巨轮，我们在迷

宫般的廊道里找来找去，好不容易才找到

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房间虽小，但还算整

洁。因为邮轮太大，团友们都不知彼此在

什么地方。

此时，传来了一个消息，团友中一对夫

妻因为把随身的护照放在了先行托运的行

李中，未能登船，满怀憧憬的旅行，竟因一

时的疏忽带来了难言的失望。大家都为他

们惋惜，但无能为力。

夜幕降临，邮轮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

二十多年前在欧洲旅行时曾乘坐过海上邮

轮，在国内乘坐邮轮出国，还是头一次。

我放下行李，与室友老刘去寻找团友，

也寻找海上旅行的愉悦感觉。这如同一座

移动城市的巨轮确实让人惊叹，上下共有十

几层高。我们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时竟

找不到彼此，只能依照房间的顺序辨别方

向，几经上上下下，左转右拐，才有了点头

绪。终于找到了一个上下两层的公共活动

场所，人头密集，人们根据船方的要求在排

队交纳有关费用，我们的团友也在其中。

我这才知道，这是一艘意大利邮轮，船

员几乎是清一色的黑人。他们很热情，每

一次相遇总是笑脸相迎，但语言不通，彼此

间无法正常交流。茫茫大海手机没有信

号，一时间，我们处于与世隔绝状态，除了

在阳台观海听涛，每天面对的是一张张陌

生的脸庞。好在我们很快便找到了团友

们，大家欢聚一堂，聊天、合影、打扑克，度

过了难忘的温馨时光。

船上的吃饭情景让人难忘。由于人

多，每次进入位于顶层的餐厅，都如同进入

战备状态。偌大的餐厅座无虚席，人人争

先恐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位，早已不见

了同行团友的影子，几天里几乎没有与团

友同桌进餐的机会。船上的饭菜也不太合

我们的口味，以面食、肉类居多，不见海鲜，

也很少有蔬菜，我每天以披萨、大饼充饥，

吃饱没有问题，但有点不习惯。

海上的第一个清晨，我们几位团友汇

聚在顶层的甲板上，蓝天如洗，只有白云掠

过，碧蓝的海水翻滚着雪花般的白浪，一直

向远处延伸，一望无边的海平面上荡漾着

层层波涛，蔚为壮观，让人不解的是，海上

空不见海鸥的影子。有一首歌叫《我爱这

蓝色的海洋》，此时，唱这首歌是最应景的。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们被通知去

大厅等候下船，韩国的济州岛到了。我们

踏上济州岛，却只能在一个小公园待20分

钟，然后去购物。据悉，济州岛是韩国最大

的岛，有着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遗产，有

沙滩有瀑布。而我们眼前的小公园却让人

有点失望，除了零零落落的几棵树和一座

小山之外，别无他物。我们抓紧时间拍了

几张照片，便告辞了。

又是一天漫长的航行，船上可去的地

方已转了几次，无聊之中，几位团友聚在一

起打起了扑克，从不摸牌的我也凑数参与

其中，而且手气不错，连连有进账。这一

打，竟三个多小时过去了，缓解了旅途的烦

闷。

日本的福冈市快到了，眼前是一座座

现代的工厂。下船后，导游不时给我们介

绍着现代有序文明的日本。时间已过午

后，我们抵达一个港口，团友们大多三三两

两去逛商店了，饥肠辘辘的我与一个团友

进了一家小饭店，语言不通，只能通过比画

与店员交流，点了两份快餐填一下肚子，有

小份米饭、两小块烤肉等。事后得知，其他

团友都是以干粮充饥。“出门一里，不如屋

底”，俗话在理。

我们又到了一个公园，比韩国的大，还

有湖，连排的樱树还没到开花时节。我匆

匆转了一下，拍了几张照片，也算是到此一

游了。进入购物点，团友们各个摆出了抢

购的架势，药物、电饭锅、剃须刀等尽揽囊

中，直至要离开了大家还意犹未尽。

入夜，是船上最为热闹的时光，人们集

聚在五楼的廊道，这里有舞池，有人唱歌弹

琴，许多中老年妇女手舞足蹈，合唱了一首

又一首歌曲，我也深受感染，跟着大声唱了

起来。团队里的孙女士，一直拿着手机，沉

浸在欢乐的人群中，她的专注和投入，给人

传递了健康乐观的生活态度。

堂弟因手机欠费自己无法充值，请一

位船上邂逅的女子给他充值，女子竟同意

了，堂弟既意外又感动，一连递了七支香烟

给对方，陌生男女之间的信任、友谊就由此

建立了。次日，在离船的人群中，他们又彼

此相遇了，一个眼神，一声招呼，一次奇遇，

给堂弟的旅行留下了美好难忘的记忆。据

悉女子为福建人。

夜幕下，邮轮在苍茫的大海上披波斩

浪，一路南行，寒风夹杂着雨点，淅淅沥沥

打在邮轮上。室内，灯火璀璨、温暖如春。

连日的海上旅程，有烦闷，也有开心与收

获。相信此行会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旅行在浩瀚的大海
■白一帆

集
云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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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一个晴朗的好天气，看油菜花去。

桐浦的油菜花，我是熟悉的，十余年

前，我曾在那当过三年校长。我的学校就

在那一片花地当中。

油菜花开了，香气绵延而又浓烈。校

园内外，早已被金黄的香气所包裹。

每次看到散学回去的孩子，走在油菜

花地间，我都感觉特别有诗意。

有意思的是有一年，温州有文友打电

话过来，问：“你们桐浦的万亩油菜花基地

在哪呢？”我有些发懵，我说，问好了再告诉

你，于是向一个熟悉的村支书打听，他哈哈

大笑起来：“你们学校旁边那一大片不就是

吗？”哦，哦，原来我们学校就坐落在油菜花

地当中，只不过平常见惯了，一下子被他问

懵了。我不由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金黄的油菜花，古人也是喜欢的，它应

该是踏春的重头戏。

喜欢到处题诗的乾隆皇帝就曾写下：

“菜花韡间麦苗芃，一片黄云飏惠风。亦有

蜂游将蝶戏，绝胜李白与桃红。”在乾隆爷

的眼里，油菜花胜却桃红与李白。

清代诗人朱昆田也曾写下：“故园此日

正芳菲，油菜花黄豆荚肥。侬是天涯断肠

客，好春时节送人归。”他硬是在暮春里写

出一种感伤。

但不知为什么，古人很少直接描写油

菜花，喜写柳树。

是乡村种植得少吗？肯定不是。

据《礼记》记载，油菜在周朝就已经被

大量种植，这表明它的栽培历史至少有

2000年了。但不知为什么，诗作这么少。

有一天，我突然也写下了一首油菜花

诗：遍野金黄灿紫霞，蜂飞蝶舞绕田家。停

车相望罗裙绰，香霭蒙蒙是菜花。

只是可惜，仅把笔头停留在了表面

上。可能，对于熟悉的生活，我们总是难以

下笔。

油菜花，油菜花。

后来我又写了一首《彩蝶·心事》：“要

想凋谢可就难了/像窗外的油菜/先是金黄

点点/一下就一片灿烂//彩蝶，心事/倏地/

飞入菜花不见了”

这诗显得平静。

我坐在办公室里，心却早飞在那一大

片土地的上空，在那一畴畴花息氤氲、金黄

飘逸的田垄上，总藏着一些春天的秘密。

几年前的秋天，一位女同事戴了一顶黑

色帽子，犹如卒章处补了点睛之笔，俏丽了

几分。帽子有点设计感，女同胞纷纷围观，

各个轮流试戴。此时才发现同事头顶有一

块白圈。同事自嘲，上了年纪，白发多了，染

发嘛，不利健康；不染，太沧桑；戴假发嘛，运

动时太热，而且永远是同一个发型，思来想

去，还是戴帽子遮羞，而且帽子类型多变，颜

色丰富，美丽多姿，投你所好呢。

大家纷纷附和，有人也正为白发暗自苦

恼呢。人到中年，白发总是不合时宜地尴尬

着你呢。朋友是小学老师，为了给小朋友一

种不至于是奶奶的感觉，戴了假发。一次在

办公室午休，取下假发，上厕所时忘戴，恰被

一位学生看见。那位学生像发现新大陆般

跑向教室嗷嗷大叫，老师有白发啦。当学生

涌来时，她已经戴上假发，于是所有同学群

起围攻那位学生撒谎，那学生百口莫辩也百

思不得其解，稚嫩的他怎料到世间还有假发

呢。

要不要和白发和解，一直困扰中年女

人，除了天生丽质自带气场，一般都不和解，

于是染发呀，戴假发呀。而帽子恰逢其时，

为她们解围了。

女人的春天又来了。

犹如得了口令，周边戴帽子的人齐刷刷

冒出来，无贵无贱无长无少，一年四季，秋冬

更甚。帽子款式多样，颜色齐全，贝雷帽，渔

夫帽，报童帽，针织帽，棒球帽，鸭舌帽，各有

千秋。帽子的美化功能可以跟当年拍照不

可或缺的神器——墨镜和围巾相提并论，也

可以与人面相映红的桃花媲美，跟华为滤镜

更是棋逢对手。不管年纪多大，不管有没有

白发，只要戴上帽子，减了老龄，增了姿色，

或温婉，或俏丽，或端庄。

囿于经历，曾觉得女人戴帽子是老年人

的标配。小时候，家里只有年迈的奶奶常年

戴着黑色帽子，包裹得严严实实，褶皱如核

桃般的脸被映衬得暗淡无光，加上她常年穿

着一套黑色布衣，又经常在厨房劳作，和被

烟灰熏黑的灶房融为一体，凝固为我记忆中

的厨房模板。

除了老年人，女人戴帽子，为的是夏天

遮阳冬天御寒。小时候，去田里干活，戴过

大草帽；十几年前去东北学习，寒风凛冽如

刀割，头被吹得生痛，耳朵失去知觉，那段时

间针织帽子寸步不离。

随着阅历丰富，涨了见识，在国外，帽子

更多是装饰品，而且是与身份匹配的高级饰

品。中世纪宫廷贵族妇女，当代皇室，社交

场合女人们都会戴一顶华贵而又得体的帽

子，帽沿比较宽，质地高贵，把原本气质高雅

的女子烘托得高贵脱俗。

毋庸置疑，女人戴上帽子后，气质更佳，

各个风姿绰约，仪态万方。秋起冬来，周边

女同事、朋友几乎都戴帽子。我一闺蜜，常

年戴帽子，家里帽子十几顶，各色各样，跟各

种衣服轻松搭配；每一张照片也美艳无比。

由于她在朋友圈出镜率高，有人昵称她为

“那位戴帽子的”。

犹如蝴蝶效应，广场舞大行其道时，棒

球帽也异军突起。戴上棒球帽，穿上彩色运

动衣，配上极富动感的动作，倍感活力十

足。就在这样“黑云”压城下，我明知自己不

合适戴帽子，但还是挡不住诱惑去购买。这

间帽店规模较大，应有尽有，但我试戴多次，

没有一顶跟我投缘，老板娘再也不愿虚与委

蛇，直截了当劝我别买。诶，冠盖满京华，还

是有斯人独憔悴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

做那个在路边鼓掌的人，独美美，不如众美

美。只要戴帽子的从我身边飘过，我都不由

自主盯了几眼。

《隋书·礼仪志》载：“帽，自天子下及庶

人通冠之。”在古代，帽子是男人专利，也跟

他们生活息息相关，如弹冠相庆、衣冠齐楚、

峨冠博带等等。近代，男人流行的是戴礼

帽，风度翩翩气宇轩昂。《上海滩》周润发扮

演的许文强，帅得一塌涂地，帽子居功甚

伟。倒是现代，除了遮阳御寒，平时男子鲜

有戴帽子。想不到满城女子尽戴帽子时，男

人们也蠢蠢欲动不甘示弱，将棒球帽推向极

致。

一位刚调来的男同事长时间戴着棒球

帽，某天不知什么原因，摘了帽子，学生一片

哗然，继而一阵哄笑。我探头一看，乍以为

这位光头的是代课老师，几分钟才辨认出

来，也忍俊不禁。前几天，访问学者同学群

共享一张照片，四位退休佬合影，其中三位

戴了棒球帽，一位没戴帽子的竟显得苍老十

岁，后悔得他捶胸顿足，马上要链接下单。

人靠衣装马靠鞍，今人更要靠帽子遮白发、

遮光头，且减龄美化，真是牵一“帽”而动全

身呀。

油菜花
■林新荣

满城尽戴棒球帽
■张秀玲


